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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云南地域文化的书写者，海男以散文为载体突破传统边疆散文的单一视角。本文聚焦其散文中的地

域文化表达，指出海男通过持续性行走，记录云南少数民族风俗、自然景观呈现出的地域记忆。海南以

日常事物为切入点，融入诗意语言，将自然历史转化为文学审美对象，为当代地域文学提供了具有文化

厚度与艺术创新的书写范式。 
 
关键词 

海男散文，地域文化，记录，诗意语言 
 

 

An Analysis of Regional  
Culture in Hai Nan’s  
Prose 

Ying He, Fang Lei 
School of Humanities, Kunming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May 21st, 2025; accepted: Jun. 17th, 2025; published: Jun. 27th, 2025 

 
 

 
Abstract 
As a writer of Yunnan’s regional culture, Hai Nan uses prose as a medium to break through the singl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frontier pros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expression of regional culture 
in his prose, pointing out that Hai Nan records the regional memory presented by the customs and 
natural landscapes of Yunnan’s ethnic minorities through continuous walking. Hainan uses daily 
things as a starting point, incorporates poetic language, and transforms natural history into literary 
aesthetic objects, providing a writing paradigm with cultural depth and artistic innovation for con-
temporary regional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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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海男作为云南当代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其诗歌和小说的创新性已得到学界重视，但散文中的地域文

化价值仍需深入挖掘。云南作为多民族共居的西南边疆，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造就了鲜明的地域

特色。海男基于原生性创作主体身份，以持续书写构建起云南高原的文化特征。也就是说，海男以诗意

的语言，从时空维度记录云南的草木生态、民间信仰和社会历史等，在作家个体与地域文化的深度互动

中，建构了作家主体精神与地域文化特质交融的审美范式。 

2. 对地域文化的记录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一个作家都有他们与生俱来的生命底基，我写的大多数故事都发生在云

南。”[1]云南影响了海男的性情和人格，也为海男的散文提供了用之不竭的灵感。遥远的边地自然景观

和丰富的民族色彩，云南的历史也呈现出标新立异的风貌，为海男的散文提供了一望无际的疆域。 

2.1. 云南的行走者 

《我的魔法之旅》是一本散文笔记，其素材来源于海男在云南大地的行走。不同于一般的普通旅行，

海男选择的不是热闹非凡的风景名胜地，而是以心理视角来选择那些能够与自己心灵产生碰撞的自然存

在和社会存在，如 2002 年在云龙所写的《一个牧马人和他的马厩》、于 1993 年写泸西的《墙上手推车

的影子》、2000 年对福贡《竹篱笆墙壁上的肖像》的描述等等。2004 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该散文

集，其副标题是《解开我身体之谜的云南高原》，形象地表现了一个诗人与大地、故乡不可分割的亲密

关系。她用身体行走，以思想为带领，用文字分享她内心世界的秘密。 
“多年以前我开始写作时，我总是设法往外跑，有的时候甚至希望自己插上翅膀飞出云贵高原。几

十年过去了，我环顾四周，这是一块被人们称为边疆的地方，在一次又一次地旅途之中，我突然真正喜

欢上了云南。于是，我穿着蓝色的牛仔背带裤出发了。”[2]这次旅行她投奔了赐予她生命灵动的故乡—
—永胜，于是她写下了长篇文化散文《边疆灵魂书》。这既是一次出发，又是一场回归。全书由松坪、他

留人、三川坝、羊坪四个部分构成，分别展现了海男对故乡最深的印象，带有突出的原乡情结。土地上

生长的羊群、牧羊人、松球、农庄等的描绘具有真实感，多角度地展现边疆土地上的生命形态。在海男

心中，寻觅边疆灵魂的旅程，也是为生命点灯、自我找寻的过程。 
在专注故乡和儿时回忆的同时，海男的脚步也并没有停下。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腾冲、红河流

域都留有海男的身影。《香格里拉王国》《独克宗古城》《国有殇》《世界的庆典》相继出版。海男不是

对这些地方进行客观的描绘，而是以诗人的眼光和心灵去重新书写他们的审美价值和意义，具有突出的

主体性。 
接踵而至的是海男在云南大地对事物发现的成果：《普洱茶传》《香烟传》《新昆明传》《滇池传》

等一系列描写云南默默无闻的物品的作品出版，这是海男个人的视角，是个人独特的美学风格。《普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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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传》不仅书写普洱茶色香味的历史和普洱茶的传说，也书写普洱茶的现在和将来，注入普洱茶的灵魂。

在海男眼中，香烟，除了触抚、呼吸到之外，还能与大地和自然产生密切关系，于是书写了《香烟传》。

《新昆明传》用诗意地笔法，展现了昆明的发展历史，对昆明城的形成、美食、风物等都有详细的书写。

《滇池传》是目前中国第一部为一个湖泊立传的文化散文。海男从历史文化的高度，感悟滇池，诠释滇

池，用温婉而敏锐的视觉抒发对这个美丽湖泊的感情和愿望。 
在独特地理环境的浸润下，云南形成的事物风貌、自然物种，共同组成了海男散文集，这是自然对

人的馈赠。对于海男而言，未曾忘记云南对她心灵的滋养，将个人的主体精神和审美感知放入这篇大地

上的生命个体，散发出勃勃生机和令人感动的力量。 

2.2. 云南文化的记录者 

“特定的地域书写，就是独特的地域文化内涵地表达。”[3]海男以云南地域文化为创作基础，通过

系统记录当地民族文化与自然生态，构建其独特的精神原乡。在具体的实践中，海南对云南风物的艺术

再现呈现出自然的审美特征，这种诗化表达既植根于云南地域文化特点，又形成了具有个人风格的文学

空间。 

2.2.1. 民族文化 
在作为中国最多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云南，其文化多样性不仅是地域性知识谱系的重要构成，更具

备独特的民族研究价值。海男在其散文创作中，系统呈现了民族文化符号。这种将文化具象转化为文学

意象的实践，体现出了浓厚的云南文化特色，这是独属于“云南文学”的标记。 
首先，为了体现浓郁的民族文化，海男通过对不同民族的房屋交通进行描写。《边疆灵魂书》中对

“青春棚”的描写：“当一个撒坝子的女孩长到十四五岁时，撒坝子的所有父亲和母亲都要寻找到上好

的木料为这个少女在门外搭一所小房子，这就叫‘青春棚’。”[2]而汉族不会有这样的习俗；生活在它

尔波忍峰山下的彝族居住在黄板房里，海男说“彝人繁荣黄板房是世界上我所看见的最简易的木房

子”[2]“彝人的木板房每天面对太阳的照耀，原本的色泽已经变换，仿佛是被太阳的火焰熏烤过，那种

金黄色中诞生了一个姓氏和一个家族。”[2]彝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房屋建设以诗意的方式被呈现在读者

面前；关于撒坝子的路，海男这样写到：“撒坝子的路是土路，每一条到松坪区域的路都还没铺上柏油，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们没有被柏油所覆盖的历史也就是一种纯粹的关于泥路的重叠史，这些弯曲的

泥路来源于上帝创造人类的镜子中。”[2]这些对居住环境巧妙的揭示出不同的云南少数民族有着不一样

的文化和习惯。 
其次，海男散文中对海男美食的描写，也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体现。在《新昆明传》中，这样描述

官渡古老的风俗——过年舂饵块：“官渡饵块充满了一种十分诱人的美味，隔得老远，你就会闻到那

香味，它洁白细腻，清香软糯，滑润爽口，饵块流传至今已经成为了昆明美食，进入了所有凡俗者的

生活。”[4]既写出了饵块的颜色和味道，写出了昆明人离不开饵块，更让读者对昆明有向往。《边疆

灵魂书》中的一篇散文《三川火腿的岁月》描述了三川火腿的腌制过程：“用厚厚的盐渗透进猪肉里

去，包上几层白棉纸然后埋在灶灰里面去。这是岁月的需要，因为岁月会从冬天进入春夏之中去，为

了让农事活动之中的一头年猪在冬天不会腐烂，完整地保存下来，在那只有灶灰的土炕里，从此以后

有了喷香四溢的三川火腿。”[2]滇西火腿名产——三川火腿的做法就这样形象地展现出来。海男没有

直接采用语言来描述三川火腿的美味，而是采用侧面描写的方式，即赶马人为了品尝一块三川火腿住

进客栈、丽江与大理都有用三川火腿来命名的饭店、每户人家都有自己腌制的三川火腿，来凸显人们

对三川火腿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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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自然文化 
隔离城市现代化、远离喧嚣的农村，是中国特有的风景，有无与伦比的魅力。海男在滇西的乡村漫

游，为我们展现了最真实的自然。《乡村传》第七章“风水记”展现了海男以敬畏的心态描写乡村自然

的现象，以及现象背后的神秘力量，有风雨、冰雹、山洪等不可控的灾难，也有油菜花香、谷穗、预知天

气的蚂蚁等乡村质朴的生命。 
云南特有的地理位置和适宜的气候条件给海男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写作灵感。海男对云南自然景观的

描写极具艺术魅力，意象叠加与通感修辞建构出超验性的艺术世界。《新昆明传》中对云南彩云的描写：

“很多时候，昆明人驱着车环着滇池游玩着，每到彩云变幻处便滞留下来，彩云很忠实地环行在滇池的

上空：在变幻中，好运中，不断地给人间制造美景并且以自己的姿态变幻出一个吉祥的预兆。”[4]海男

不仅写出了彩云的温柔、灵动，更是以主体精神写出了彩云的祥瑞。《边城耿马》中对三尖山的薄雾的

描写:“三尖山露出的微光拂过一阵山顶之薄雾，那些雾帐带来了失踪的野鹿，黑色而忧伤的一群麋鹿，

正沿着海拔以下的河流，缓缓的流露出对于光明的期待。”[5]普通简单的自然景观——薄雾，被海男用

诗一般的语言赋予了形态，雾的朦胧具象化，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海男散文中关于云南自然文化的描写，是以独特的角度书写，字里行间既能够感受云南大自然的神

奇和壮丽，也能领悟海男丰富的想象力和深刻的感悟力，从而上升到艺术欣赏的境界。也就是说，海男

以诗性的语言将地理空间转化为美学空间，使客观物象承载着作家主体的哲思，最终实现从自然观察到

审美境界的形而上升华。 

3. 地域文化的诗意语言 

“海男曾经说过：‘我首先是一位诗人。’她的写作就是以一个天才诗人的眼光，对每一个词、每

一个危险而普通的词的篡改。”[6]过硬的文学素养和长期坚持诗歌的写作训练，以至她轻而易举的把诗

的精神带入其他文本的写作，将诗歌的结构、语言、排列转化成散文的要素，从而使书写云南这一系列

的散文中体现出独特的个人风格。学者黄玲指出“诗歌的诗意是指诗歌在表达中体现在词句上的流畅舒

缓，节奏感和跌宕起伏、抑扬顿挫的美感以及诗中的意象和主体情绪之间的融合，而呈现出的意境”[7]，
然而海男在散文的写作中，在叙写的过程中坚持以诗歌的理念表达，也体现出了某种诗意。 

首先，海男散文的叙述方式与传统散文刻意描写事物的历史或加入儿时回忆的方式完全不同。普普

通通的词语，平凡简单的语言，经过海男的排列和组合，充分运用语言的意象，以曲折的方式暗示，化

合出令人意想不到的精彩，尤其以《我的魔法之旅》为代表。海男不直接描述罗平的油菜花或者罗平人，

而是以“穿针引线”开始描写，充满时空感——“世俗史包括穿针引线，我这样说的时候已经回到了二

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光中。”[8]随即讲述自己小时候的经历，之后再谈罗平见到的那位穿针引线的妇女

及其当下的感受。 
“如果去除叙述的枝节，增强节奏感，扩大词与词之间，句子与自己之间的空间，那么散文或小说

也就变成了诗。”[6]在阅读这一系列书写边疆生活的作品时，很容易融入文本流淌的诗意、文字转换的

优雅。海男的发散性思维和想象使文本的叙写与哲理性的思辨相结合，创造出带有诗的独特韵味，比如

云南人生活中屡见不鲜的普洱茶、香烟、土豆、松坪，它们一直以自然属性的方式存在于生活中，并且

和人们的基本生存状态密切相关。然而，海男却以诗人的眼光对它们的存在方式进行诗意地挖掘，揭示

出事物表象后面隐藏着的诸多秘密，探寻着事物的内部状态，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其次，对云南高原事物意象从空间和时间的发现和提炼，是海男创造诗意的方式。《普洱茶》中的

七子饼茶变成了能够驾驭人们梦想的圆月，不仅在于它的形状像月亮，更是象征圆满在中国传统文化的

隐喻——普通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边疆灵魂书》开始写留他人时，海男的视角首先是去留他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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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上的时间，在这段路程中，她已经开始建构留他山的意识，“留他山有过古城堡存在的历史，也有

过古城堡消失的历史”[2]，然后是对出现在眼前的第一个他人的描述。词语与词语、句子与句子在海男

心中，如有“魔法”一般，能够从过去穿越到现在，有着十分灵活的跳跃性。 
云南边疆风物以其恒久艺术生命力与多元文化特质，构成了海男文学创作的核心母题。《边疆灵魂

书》《普洱茶传》《边城耿马》等作品相继问世，通过对事物和历史的深度书写，实现了观察与诗性话语

的有机融汇。同时，这些文本不仅建构起西南边疆的文化诗学，更折射出海男对云南文化的人文思考。 

4. 地域文化书写的影响 

海男说：“如果你想了解云南，只需沿着一座山脉的河谷往上走，这是从海拨开始的行走。……我

想说的是，在这三个海拔的地带上，我发现了峡谷、丘陵、盆地……它们相互存在并分离，却在相互挤

压和撞击中亘古如斯的存在着，这是最永恒的浪漫主义精神的体系，也是培植我思想和情感的摇篮。从

地理山脉的波纹、雄峻、流速中，我同时发现了生命的苦役和漫长的搏斗。”[9]于是她的足迹几乎遍布

了整个云南，而在这个过程中海男也十分关注自己心灵在其中的收获，展示出一种强烈的对云南文化的

追寻。 

4.1. 发现和书写云南的新视角 

云南近二十年来的散文创作亦呈现空前繁荣之态，晓雪、于坚、汤世杰、雷平阳等散文作家和他们

的散文集《苍山洱海》《殉情之都》《那方山水》等力作，显示着当代云南散文创作的兴盛。这些作家及

其散文集，融入了他们各自对社会人生、自然历史的体会，带有浓郁的云南色彩。这些云南色彩体现在

对云南的自然景观和民族风情、民族精神与人文关怀、生存状态与作家忧思的书写。雷平阳从茶中探寻

精神归路，于是写下了《普洱茶记》《天上攸乐》等关于茶的文章；于坚散文的写作写作对象几乎是云

南，聚焦于云南的细节和生活的点滴，如《昆明记》《幸存之城——丽江大研镇记》。 
然而，海男无论是题材还是艺术手法，都在为云南散文的写作创造新的突破。黄玲指出：“和那些

客观介绍云南风光和民俗风情的传统散文相比较，海男这些以云南事物为写作对象的散文，是以她所习

惯的方式对古老的存在进行‘熔炼’，从中提炼出被岁月遮蔽的真相。它们既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也体现出

独特的个人风格，文字中弥散着主观制约下的诗意和哲理。”[7]对于海男而言，云南是她的故乡，也是

她灵魂的依靠之地。海男书写云南地域，创作了《边城耿马》《边疆灵魂书》等著作。《边城耿马》由八

个部分组成，分别展示了耿马的地理位置、气候以及历史变迁、各民族民风民俗等，是海男在云南漫游

的收获。海男独创性地将普洱茶、红河香烟等边缘性物象纳入城市传记书写体系，其《普洱茶传》《新昆

明传》等作品通过“为物立传”的叙事策略，实现了对传统地域文学范式的突破。海男通过物质文化重

构地域经验，既实现了意义上的“云南在场”，更以非虚构与诗性话语的互文性，为当代边疆书写开辟

出兼具地理诗学与文学主体性的创作路径。 

4.2. 西部散文写作的新面貌 

在大多数作家眼中，西部散文是承载多元文化的载体，从文字到精神，都散发着浓厚的农耕文化，

如刘亮程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后工业化社会的乡村”。现当代文学中不乏大

量表现、赞美云南的优秀作品，但多数以现实主义文学方法侧重于对自然景观、民族风情这些显在事物

的表现。 
海男的独特之处在于她对西部民间生命意识的重视与展望。有学者指出：“民间生活的内容承载着

普通百姓对生活的理想和希望，它是有温度的存在。而海男的生命就曾经在这样的背景中成长，她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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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带有牛羊气味的生活，这使她现在的进入多了一种亲切的情感视角。她是以喜悦、热爱的心态把自

己的身心融入民间生活的。”[7]海男的视野不在于单一事物，而在于大地上万物的表象，以此为起点，

带着自己的生命和意识向着广度和深度开始思索。大地上的万事万物经历过历史岁月的洗涤，如同经典

著作一样，不但能够经得住岁月长河的洗涤，而且经得住各种视角的解读，从而获得了更为丰富细致的

存在意义。海男的写作一般是通过冥想进入事物的哲理层面，以独特的视角挖掘出事物特有的内涵。 
综上所述，作为云南地域文化的观察者、诗意的书写者，海男实现了从个体经验向意象哲学的转化

与升华，以诗性的语言重构精神原乡和云南文化记忆。海男的散文通过对边疆文明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描

绘，深度挖掘了云南文化蕴藏的集体记忆，为边疆书写提供了新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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